【采访那些事】

青春需要静式证明

——周福生教授的口述校史

（经管麦加昕，2013年6月1日）

一

五月的一天中午，走在蝉声聒噪的林荫道，心想终于要开始我期待已久的口述校史采访之旅了。
去年九月入学，我加入我校校学生会新闻编辑部就是因了它的品牌活动——口述校史，这个活动深深吸引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虽然不是学医学历史的，但是从小对古旧的传统的东西总是有一种浓厚的兴趣。当初填志愿填了好多语言类传媒类的专业，所以能参加口述校史算是圆了我一个记者梦吧。
而看着我们大学生丰富的校园文化生活中，不少都是唱歌跳舞办活动，一场场激动的心情伴随着青春期荷尔蒙的下降而逝去，我们似乎需要另一种方式来证明我们的青春，一种平和安静的方式。
我们的青春，是大学城校区的朝气蓬勃，而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青春，像三元里校区一条看似荒废了的铁路旁依旧郁郁葱葱的行道树。我走在沿途的水泥路，握住栏杆窥视行道树的那边是什么，想象当年这里的繁华热闹。而母校那段被风尘遮掩的过往，也如同行道树的另一边一样，正等待我们去探险与发现，母校的青春亦需要我们的书写与刻画。
二
早在四月份的时候就做起来口述校史活动项目组的一员，当我忐忑地按下每一个教授的电话号码，当我听着手机音筒传来一阵阵忙音，当我终于拨通了但是遭到拒绝，或因出差或因其他，印象很深的还有身体不适正在住院的老师……我才慢慢明白，这些广中医的历史见证者，把自己的青春与热血奉献给教育与医疗事业，而今他们不再年轻。一群原来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在几十年的辛勤耕耘中老去，这个事实让我突然感觉到采访工作并非像想象中那么简单，这些退了休的老同志能够接受采访便是我们莫大的荣幸。而当我做最后一次尝试，竟拨通了。对方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他就是周福生教授。
通话的言语间，我得知周教授很忙，要出差，要门诊，要做科研，但是他还是很支持我们小记者的工作，表示非常愿意配合，这明明是莫大的荣幸降临到我头上。
三
一个月后，我们终于在教授百忙之中把采访日期定下来，我们采访组四人便一道前往。那是我第三次去三元里校区了，但这一次去到了前两次没有到过的地方，办公楼和脾胃研究所。办公楼的外观是仿照苏州园林的屋顶，它安静地被四周绿荫掩映着，我们走进去，踩着的地板都似乎会放出的有历史感的脚步声，深绿色的邮筒和它旁边像中药铺子一样满是小格子的收件收发处好像诉说着当年那个还靠信件通信联络的美好年代。一面大镜子前，我们整理一下自己的仪表，一路的颠簸的风尘和大学城校区的浮躁，好像被这面镜子真真的映出来。原来，这里是安静的，很安静的，而我，像是个闯入别人私家园林的“不速之客”，显得和这里的气质如此格格不入。
办公楼外，我看到有个瘦高个儿挺拔的身影，提这个很潮又很斯文的包包，原来就是周教授啊。
进去脾胃研究所，周教授马上为从酷暑中奔波而来的我们送上我校研制的“喜草”饮料，我们收到了这份“清凉”的礼物，路上的炎热瞬间退去。然后很着急地想找到空调的遥控给我们快快开着凉爽一下，接着我们去了会议室，周教授就在那儿和我们开始了霎时变得无比专业和严肃的访谈。不过当我们发现周教授严肃冷静的外表下是有一颗乐观幽默的心，我们的采访一下子变成轻松的聊天。
周教授还在送给我们的书上题了字，“某某师弟师妹雅正”，我不禁想到教授的不老童心。而当他正紧张不知道我们打算问些什么的时候，我们说早已经准备好采访提纲，他立马开心地拿过去，快速浏览了下，说：“好的，第一题，答！”他真的太可爱了。同行的小记者又问可否录音和拍照合影，周教授都爽快答应了。
当时，周教授在“文革”初年高校恢复办学、第二节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时候来到我们学校的。当时他还不太情愿呢，不是很想来，别人都开始上课了他才来报到。可是后来他又在大学里担任课代表开始了艰苦勤奋的学医之路并且获得不小的成就，这不禁让我想到只有狠下心努力，潜心研究总会有一番收获。四十几年来，周教授一直在临床、科研、教学第一线默默耕耘，同时不忘思考与探索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让我内心涌动起万分敬意和钦佩，周教授真不简单啊！此时此刻我眼中的周教授依旧像个年轻小伙子一样充满青春的斗志和朝气。
总之，这次采访让我获益良多，不仅是教授的个人经历与教授的恪守职责和言传身教，而且还明白了人生中好多路要靠自己静下心来默默耕耘，而在十几二十几岁的青春年纪正是早起奋发的好时机。那样的青春是不老的。
离开时，天下起了小雨，和教授道别，走在安静的三元里校区的芒果路上，望着可以一个人安心诵读经典的小亭子，落满树叶的小木桥和石板路，我想到静下心来好好品读经典理解传统文化的日子好像会在日渐忙碌浮躁的商业娱乐活动中，与我们渐行渐远。而这一刻，我和小亭子小石桌的对视中又感到它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只要我们懂得珍惜，大学宁静的求学时光。只要此刻，停下脚步，去听听过去的声音。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3年6月28日。）
—４—
—３—

